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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音乐的日子，就像阳光在心

底开满了春天的艳丽，人常常被一
种幸福透明，浮游其中，可以感
到，一切美妙的灵动都闪烁在你的
生命里。

感谢音乐，那些纷纷扬扬、摄
魂夺魄、历久弥新的音符，被艺术
家用心灵、用激情溶解之后，注入
了我的血液，日子因此而明朗，而
恬静，而美丽。

在音乐中思考，想象会田园牧
歌的悠远，并与某种闲适的古典情
韵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弥漫于空间
那种久远了的况味；在音乐中思
友，梦中的身影和淡淡的惆怅就会
被拉得很长很长，为之牵挂的，是
久久不能忘怀的熨帖；在音乐中读
书，思想的河流便酣畅地流淌，注
入心田的是歌乐的恣肆和忧惫的微
响；在音乐中写作，心像一对凌空
的翅膀，在海阔天空寻觅灵感，文
字就会变成连绵不尽的慰藉……

音乐负载着一切，生命因之成
长、丰富。少年时，第一次听到钢
琴曲 《少女的祈祷》，稚嫩的心被

深深地震撼，那熔铸了少女无限遐
思和款款深情的旋律，简直就是无
数个舞着金色魔棒的小精灵，她们
用魔棒罩着我浅浅羞涩和隐隐渴望
的心幕，让我的心在浅吟低唱中欲
哭不能、欲诉无声。青年时，最让
我痴迷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
与祝英台》。草桥结拜的欢快舒
畅，十八相送的缠绵悱恻，英台抗
婚的哀婉决绝，坟前哭灵的悲伤怨
情，双双化蝶的轻盈和谐……那段
惊世骇俗、感天动地的爱情，经过
作曲家的演绎，让许多不谙音乐的
人为之感慨、为之赞叹。很长一段
时间，我都在它所带来的无边优
美、无尽情怀里感怀，好多个夜
晚，都有两只美艳、凄绝、执着的
蝴蝶在梦中翩然起舞。

音乐如此，让日子充满了感动
和思想。贝多芬的雄浑、舒伯特的
淡静、施特劳斯的浪漫、柴可夫斯
基的悲壮……这些无不给我以心灵
的震撼，无不激发我奋力提高生存
质量的情感。

聆 听 《命 运》， 感 受 到 争 取
“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悲剧
和历史的回响；拥有 《况思》，使
我静伫于窗前，凝聚于心的是待发
的情感；《圣母颂》，仿佛走进庄严
肃穆的教堂，目视虔诚美丽的少
女，静默在圣母玛利亚面前，合掌
祈祷，那闪动的双眸如闪电击落花
瓣般令人怦然心动，暗含着对人类
美好生知的祈求和向往；品味《孤
独》，思想如一条刻着车辙的蜿蜒
曲折的小路，在万籁俱寂的星空

下，无垠的原野上，感受痛苦和快
乐是怎样的合二为一。

置身音乐的过程，是净化心灵
的过程。当美轮美奂的音乐飘起，
心便会充盈灵魂的本质，在喧嚣与
燥热的包围中静坐，外界的一切化
成了想象，起伏荡漾的旋律凝聚成
小天地里的一份渴望、一份向往，
并伴你在情的最真处淹留。还有什
么比这更能进入形而上的境界呢？
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充满或超脱
了现实的精华和色彩，点染着不同
时代、不同种族的人对生命与生活
的激情。

这天晚上，妻子在看旧日的影
集，我在灯前静默，音响里正放着尼
古拉·德·安捷罗斯的吉他曲，《金色
的旋律》《鸽子》《我的太阳》……这
闲适、宁静的场景感动着我，让我觉
得自己里里外外都被纯净、圣洁、美
丽的东西荡涤，心灵空盈，像拥着一
泓醉人的水。在这样细腻、湿润、微
颤的感动中，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
把妻子拥在怀里。

真想就这么度过一生。

音 乐 随 想
许永强

身体的疼痛可以让一顿美餐如
曹操手中的鸡肋，食之无味。曹操是
心有痛事，进退维谷，我又没有他那
么大的心痛之事！可此刻，我对此却
感受到了从未感受到的深刻。妻子
知道我特别喜欢啃红烧猪蹄子，又见
我右手肿胀得不能动弹，便为我做了
一盘，想用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方式缓
解一下我的疼痛。但我的右手无力，
或者说不敢用劲，无法用筷子把这么
可口的东西顺利地送到嘴里。当我
试着用左手时，感觉特别不舒服，猪
蹄子在筷子上像小时候钓鱼放在鱼
钩上的饵料，我这条鱼想上钩，居然
就上不了。原来不仅到嘴的肥肉容
易跑掉，到嘴的猪蹄子也容易跑掉。
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产生了另一
种感觉，我感到即便上了钩，到了嘴
里，也肯定如曹操手中的鸡肋，弃
之？食之？都是怪怪的。也就是说，
妻子不是杨修，猜不透我那胃处在疼
痛下的心情，她的分散疗法在我这里
注定起不到很好的疗效。

人类一直想开发右脑，所以有人
故意锻炼左手，甚至一段时间内，对

“左撇子”尊敬有加。我这里没有对
“左撇子”有不敬之意，每个人有每个
人的生活习惯，我亦然，很不习惯用
左手。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有人用
左手夹菜，如果碰巧我与之为邻，我
便有些不适应，觉得他那筷子与我那
筷子快要干上一架。从小父亲就教
我必须用右手吃饭，说来也怪，我那
时候咋就偏偏用了左手！为此，吃饭
的时候没少挨揍，甚至父亲在打我
时，不惜连着碗及碗内有时是山芋有
时是米饭一起打碎，须知那时粮食金
贵，买一只碗也非易事。父亲就是以
这种付出代价的暴露疗法来治疗我
的用左手吃饭的毛病（估计过后他一
定心痛得要命）。在此我要说明一
下，这并非家暴，我父亲也从没有实
施过家暴。事实上，那个年代的父辈
基本都是用这种方式教育下一代的，

且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对此感觉终身
受益，甚至有的人看着自己身上那留
下来的伤疤，高兴时便挠一下，有痒
痒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有足够
的生活韧性经得起各种风雨的冲击，
我也因此顺利地学会了用右手生活。

我对开发右脑没有研究，准确地
说不是没有研究，而是没那本事进行
研究，但此时我很不想锻炼我的左
手，可我的右手疼痛。先是试着用筷
子，然后改用勺子，但都不顺利。疼
痛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情绪，现在想
来，人一旦带着某种疼痛去做某件
事，且这事本就不想做，情绪自然
就会失控，并打开它的闸门，情绪
的闸门一旦打开，处在这个航道里
的其他东西基本就无路可走了。我
因而近来什么也没干，包括看书、敲
键盘——现在都不叫写字，叫敲键
盘，这点比开发右脑容易。

世上的事就是怪。妻子说，好好
的一个人出去吃一餐饭，喝几滴酒，
回到家来手是肿的，还加一脸醉相、
一身醉气、一副醉态。总算老天爷开
眼，没发现有什么骨折与骨裂。妻子
一套一套地苦笑，我自己想着想着也

就一脸的难堪，很是后悔。吃过饭直
接回家不就什么事没有吗！不就会
躲过这一劫了吗！但世上的劫能躲
过吗？我又不信，能躲过的肯定都不
是劫，古人造出这个劫字，估计是因
为“在劫难逃”，我的确是没有躲过。

生命脆弱，脆弱到同学S家门前
一块青苔居然能让我半月不知猪蹄
子香，堪比孔老夫子闻《韶》乐，“三月
不知肉香”，我在想，孔夫子的那个肉
香是否也是猪蹄子香呢？我没有找
到任何信息证明孔夫子喜欢啃猪蹄
子，他老人家周游列国，恐怕没有时
间啃。我也没听到韶乐，而是听到了
自己“扑通”一声重重地坐在了地
上。同学S肯定吓了一大跳，夫妻二
人匆匆跑出来，扶我起来，我说，你家
门前也不安个路灯？同学调侃我，想
不到你临走还行个大礼。我说不行
大礼，你们也不出来送我呀！他二人
笑归笑，很快便担心起来，因为在他
家门前摔倒的，我又喝了酒，年龄也
不轻，假如骨折了或摔个脑中风咋
办？估计他们怕责任太大。我笑着
说没事，我咋是那种人，中风了也是
自己摔的，怪本方土地也不能怪你们

家。这年头发家致富种什么的都有，
你们家不至于种青苔致富吧！

也许是喝了酒，当时真就没什么
感觉，右手关节活动起来没什么不
适，仅手掌破了点小皮。但到家后就
不一样了，酒劲过后，精神松下来后，
右手在半夜时分肿胀了起来，凌晨到
医院拍片却未见骨折与骨裂，这让妻
子心中的石头落下了地，她打趣我，
只要没骨折与骨裂，痛就是你自己的
事了。妻子知道我是个天生特别怕
痛、特别不扛痛的人，常常宁愿效果
差些也要吃药，甚至不论中药还是西
药，而不要打针。但越怕痛，痛的机会
却总属于我，比如这次同学家临时小
坐，有些像遭遇了墨菲定律，手痛得十
分厉害，而且越是想转移越是疼痛。

美国学者凯博文曾在《苦痛和疾
病的社会根源》一书中指出，思维的
疾病可以转化为肉体的痛苦，通过肉
体的疼痛来释放，让肉体来承担。但
我的思维没有疾病呀，与同学一起乘
着酒兴谈得健朗而欢娱，有一个多小
时吧，咋就转成了疼痛呢？凯博文接
着说了另一句话：“身体调节着个体
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问题
的解释。”这话此刻如果反向地思考
我，就不怎么正确了，因为我将肉体
的疼痛转换成思维的不适后，比如不
愿看书，不愿敲键盘，甚至就不怎么
愿意谈心交流，我的脑子仍始终摆脱
不了右手关节带给我的疼痛，也就是
说我的疼痛转换成我的思维后，我的
思维没有有效地阻止我的疼痛的一
再发生，他们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

第二天第三天，同学S多次打来
了电话，说一直担心。我一直没有说
实情，实情有时是不能随便说的，说
了就可能伤筋动骨。我说我右手没
事，查也查了，看也看了，你就等着哪
天请客吧。与同学这么聊着时，我突
然发现我的右手没怎么痛了。

我感到说谎话可能是一个转换
疼痛的方式。但放下电话，又痛了。

疼痛的感觉
金国泉


